
南
苑
机
场
的
落
幕
与
回
响 南苑机场是中国航空史的一个缩影，它不仅见

证了中国航空业的发轫和发展，更镌刻着中华民族
百年来的兴衰。

上海陕西南路542号——

一座老洋房里的航空往事
漫步在陕西南路的梧桐树荫下，夏天的风

拂过。红瓦坡顶的542号老洋房，墙脚的爬山
虎正用叶尖丈量着这座楼92年的光阴。

这不是一栋普通的老建筑。1934年落成的
花园洋房，像一本摊开的线装书，每道砖缝都夹
着中国航空史的信笺——是淞沪会战前外籍飞
行员皮靴叩响的石阶，是“飞虎队”深夜不灭的
台灯，是“两航起义”者藏在口袋里的配枪。

1984年，民航华东局首任局长高世昌在
此居住，见证了首家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航
司——厦门航空的诞生。

2024年，在厦航成立40周年之际，这座老
洋房迎来了其航空生命的新篇章，正式成为厦
门航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新办公驻地。

法租界里的外籍飞行教员

20世纪30年代，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
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历史档案中泛黄的一
张照片记录着1934年后，居住在陕西南路542
号法租界洋房里的9位外籍飞行教员，居中的
便是第一任总飞行师艾利逊。中国民航最早
一批飞行员，正是在艾利逊等人带教下成长
起来的。

洋房铜制的门环上，至今或许还留着艾利
逊这位“总教头”掌心的弧度，晨雾中常混着飞
行服皮革与樟树叶的气息。

阁楼的老虎窗，或许见证过21岁的陈文宽
接到DC-2副驾驶聘书的瞬间——这个后来
创建复兴航空的年轻人，曾在壁炉前跟着艾利
逊绘制航线图。

1934年，从这座洋房到龙华机场4600米的
路上，常常有中国学员攥着时刻表奔跑，纸页
上“上海—厦门”的航线被手指磨出了毛边。
有趣的是，50年后的1984年，厦航成立后，最初
的几个航班之一，正是从上海起飞前往厦门，
与当年的航线形成时空叠印。

老洋房里走出的航空人才

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栋老洋房见
证了载入中国民航史册的“驼峰航线”和“两
航起义”。从老洋房“走”出去的航空人才，如
群星般奠定了新中国民航发展的基础。

据考证，这座老洋房在1945~1946年间，成
为“驼峰航线”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美国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及其夫人陈香梅暂住、
待命及联络的重要场所。

在“驼峰航线”的飞行中，由居住在老洋房
的飞行教员带教出来的一批批中国飞行员崭
露头角。

1949年11月9日清晨，中国航空公司10架
飞机与中央航空公司2架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
机场起飞，抵达北京、天津。“两航起义”发生。

起义人员当中，就有与老洋房有着不解之缘的
杨宏量、顾杰飞等人。

厦航董事长、党委书记赵东曾在《感念我
的师父、“两航起义”前辈顾杰飞》一文中回忆
道：“1949年11月9日，顾杰飞作为C-47XT-
129号飞机报务员，从香港飞抵天津，从此开启
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

故事还在续写

当厦航在2024年入驻这座房子时，在原有
的木质办公桌上，或许还留有中国首任民航局
局长邝任农在1963年规划中巴航线时的钢笔
尖痕迹。在一楼壁炉边，仿佛能看到20世纪80
年代，民航华东局首任局长高世昌的工作和生
活场景。

一座老洋房的变迁，半部中国民航的奋斗
史。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陕西南路542
号的故事仍在续写。阳光穿过修复后的彩窗，
在办公桌上投下彩色光斑，像极了当年飞虎队
联络点的信号灯。院落里的梧桐树结出新的
果实，那椭圆的颗粒落在石板上，声响如跨越
时空的承诺——关于航空救国的初心，关于
“两航起义”的星光，都将在这座房子的褶皱
里，生长为生生不息的飞行密码。

据《厦门航空报》 曾居住在陕西南路542号的9名外籍飞行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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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伟宁

1913年5月，南苑飞行训练场，西方人士在“高德隆”双翼飞机前拍照留念。

2019年9月24日20时40分，位于天安门广
场正南方13公里的南苑机场，一架航班号为
KN5971的波音737-800飞机腾空而起，直插云
霄。飞机起飞后，随着送客人群渐渐散去，机场
工作人员开始有条不紊地关闭设备，收拾行李。
23时23分，机场的跑道灯缓缓熄灭。这座历时
109年的机场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第一座机场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兄弟成功试飞
了“飞行者一号”，人类动力航空史正式开启。这
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飞机”这一现代科技的产
物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国的高度关注，中国
也不例外。

彼时，北京南苑为“毅军”驻地。“毅军”是晚
清将领宋庆所率军队的统称。宋庆因镇压捻军
有功，得赐“毅勇巴图鲁”称号，其所率军队被称
为“毅军”。

关于南苑与飞机的第一次结缘，相关记载语
焉不详。大体情况如下：1904年（清光绪三十
年），一名法国商人为了向清政府推销飞机，将两
架“高德隆”式小型飞机运到北京，并在南苑进行
了飞行表演，这是飞机在中国的首次起降。当飞
机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划破长空时，现场的达官
贵人和兵丁们仰望苍穹，眼中充满了惊愕。这次
飞行让国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航空的魅力，也
为南苑机场的诞生拉开了序幕。

1910年，清政府着手筹办航空事业，从法国
购入了一架“法曼”双翼机（也称“桑麻式”或“亨
利?法尔芒Ⅲ”型），这是中国官方正式进口的首
架飞机。南苑地势开阔平坦，且具备一定的军事
基础设施，飞机运抵北京后，安置于北京南苑，清
政府调派军队对场地进行整修，设立了简易机场
和飞机修造厂，用于试飞与仿制尝试。自此，南
苑机场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机场。

商用航空的曙光

1913年，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南
苑航空学校成立。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
束后，航校停办。该校前后4期共培养100多名
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苑机场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军用机场，也
是第一个民用机场。1919年1月，北洋政府交
通部成立“筹办航空事宜处”，先后从英国、法
国、美国购买“爱佛罗”“高德隆”“道济”等型号
飞机100多架，开展民航事业。经过一年多筹
备，1920年4月24日，第一条民用航线南苑至
天津段开始试航。当时，北洋政府使用英国亨
式飞机“京汉”号，由英籍飞行员麦肯锡驾驶，
从北平飞往天津，成功开辟了中国第一条民用
航线。

1920年5月7日，京津航线正式运行，首批
乘客包括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等15人。飞机
还运载了一些邮件和报刊。经过1小时飞行，
飞机安全抵达天津张贵庄机场。此后，北洋政

府还使用“维梅”运输机开通了北京至济南、
北京至北戴河的夏季临时航线，以及长城游览
飞行专线。

1921年7月1日，北洋政府开设北京至济南
航线，中国航空邮政正式创办。执飞该航线的飞
机只有两架，分别是“舒雁”号和“大鹏”号。可惜
由于时局多变，常常不能按时往来，很快停航。

中英公司于1921年8月11日在北京南苑至
北戴河之间开辟航线，每周五下午3时由南苑起
飞，在北戴河赤土山机场降落，周六、周日在北戴
河飞行游览海滨和长城，周一返回北京。该航线
运行约3年，至1924年停航。

除商业航线外，1921年4月，南苑航校开
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空中游览航线。每星
期二、四、六下午2时飞行，分甲、乙两种客票：
甲种票游览全程30分钟，每位30元；乙种票游
览10分钟，每位10元。虽然价格不菲，却广受
欢迎。

这一时期，中国航空业虽呈现良好势头，但
由于各路军阀混战、时局混乱、国事衰微，中央政
府无力持续支持航空业发展，无论是政府还是私
营公司开设的航线大多虎头蛇尾、昙花一现。但
不可否认，借助这些航线的开辟，飞机进入了越
来越多国人的视野，我国在机场建设、航站配置、

飞行及维修人才培养、油料补给等方面开始了第
一次系统性探索。

毛主席乘专机访苏

在中国领导人的出行史上，毛主席极少乘坐
飞机。在国内视察时，他更倾向于乘坐专列，认
为火车更为稳妥且能随时了解民情。

然而，南苑机场的历史档案中记载了一次特
殊飞行。1957年11月2日，为参加在莫斯科举行
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
团，在南苑机场登上苏联提供的图-104喷气式客
机。图-104是苏联第一代喷气式客机，技术水平
当时首屈一指。选择南苑机场作为起飞点，一方
面因其军用机场的安保级别更高，另一方面也体
现了中苏合作的紧密程度。

这次飞行在当时有一定风险：喷气式飞机虽
速度快，但技术尚处早期，雷达导航系统远不如
今天发达。这次跨越数千公里的飞行，不仅是对
航空技术的考验，更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毛主席在空中度过漫长
的十几个小时，其间批阅文件、思考国际局势。

这是毛主席生平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国访
问。1957年南苑机场的那次起飞，成为中国外交
史和航空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孤本”。

基辛格的隐秘落点

1966年前后，美国开始谋求改善对华关系。
1969年10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表明希望同中国改
善关系的意图。叶海亚?汗表示支持并主动提供
帮助。

为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尼克松计划派遣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秘密特使访华。行
动代号“波罗行动”，保密程度极高，连美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都不知晓。

基辛格的行程安排极为巧妙。他先以考察

疟疾的名义出访南越、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
随后在巴基斯坦突然“生病”，住进总统别墅。接
着制造自己已“离开”巴基斯坦的假象，实际却悄
悄乘专机飞往中国。

为避开外界耳目，基辛格一行没有选择设施
更完善但可能引人注目的首都机场，而是直飞相
对僻静的南苑机场。当那架印有巴基斯坦国旗
的波音707客机在夜色中平稳降落时，历史的齿
轮开始转动。

舱门打开，基辛格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
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一一握手。他虽有些
疲惫，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随后的48小时里，
基辛格与中方进行了6次会谈，累计时长17小
时，就尼克松访华、中美公报等事宜达成初步意
见，为此后中美关系改善打下基础。

南苑机场作为中美关系解冻的“第一块基
石”，见证了两个大国从敌对走向对话的微妙
瞬间。

“蜜月”时期的空中芭蕾

时间快进到1987年9月，中美关系处于难得
的“蜜月期”。此时的南苑机场作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的重要基地，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来访的是美国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除随
从外，还有一支由美国空军顶尖飞行员组成的特
技飞行表演队——虽然当时出于政治考量未直
接使用“雷鸟”的名义，但其成员多为雷鸟表演队
的精英。对于中国空军而言，这是一次前所未有
的近距离接触西方顶尖航空技术的机会。

这次访问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飞行表演，更是
一次深刻的技术交流。为表示友好，美军战机的
垂尾上甚至贴上了五星红旗贴纸，这一幕在当时
国际背景下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百年间，发生在南苑机场的故事还有很多。
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会发现，南苑机场不仅仅是
一个起降飞机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沉默的历史
见证者，见证着百年来中国航空业曲曲折折的发
展历程。


